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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代湘語中的咍泰之別 

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 

吳瑞文＊
 

本文利用《切韻》這一音韻框架，探討現代湘語方言中蟹攝一等重韻，也就是

咍韻與泰韻的區別，並進一步嘗試重建原始湘語中咍泰兩韻的原始形式（proto 

form）。關於湘語是否保存咍泰兩韻的區別，學者之間存在不同的看法，這是本文的

研究動機。本文將以更多湘語語料為基礎，觀察咍泰兩韻的層次，並提出我們的看

法。本文的研究課題為歷史語言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此外本文也將採取層次分析法，對湘語的語言層次進行剖析，利用可靠的

音韻層次進行比較研究。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現代湘語具備「區分咍泰」這項一等重韻有別的特徵。原

始湘語的咍韻可以擬測為*ɒi 而泰韻則可擬測為*ai。這項特徵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南

方方言，也就是六朝時期江東方言。 

關鍵詞：現代湘語、重韻、咍泰、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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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āi/Tài Distinction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in Proto 

Xiang 

Wu, Rui-We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By using the phonological framework of Qie Yu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ouble 

rhyme of Xiè Shè Grade I in modern Xiāng dialect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Xāi(咍) 

rhyme and Tài(泰) rhyme, and furth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common forms (proto 

form) of the two rhymes in early Xiāng language (common Xiāng).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the modern Xiang languages distinguishes the two rhymes of Xāi and 

Tài, which is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of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documents published 

from the past century till now, the article observes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the two 

rhymes, and proposes our opinion. The research topic of this article i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from a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modern Xiang dialects have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distinguishing Xāi and Tài”. The early form of Xāi rhyme in proto Xiang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ɒi and the Thài rhyme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ai. This fea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dialect located in the south China, that is, the so called Jiangdong 

dialect of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Keywords: Modern Xiāng Languages, Double Rhyme, Xāi and Tài,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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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代湘語中的咍泰之別 

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
＊
 

吳瑞文 

一、前言 

本文利用《切韻》所顯示的中古音韻框架，探討現代湘語方言中蟹攝一等重韻，

也就是咍韻與泰韻之間的區別，並進一步嘗試重建原始湘語中咍泰兩韻的原始形式

（proto form）。同時本文也將透過原始湘語的擬測，具體地說明從古到今湘語所發

生的語音變化（sound change）。 

湘語，或有人稱湘方言，是一種現代的漢語方言，分布於中國湖南省、廣西省

北部以及四川省，由於是湖南省的代表方言而稱為湘語。首先將湘語視為一個獨立

漢語方言大分支的是李方桂，他在《中國年鑑》（The Chinese Year Book）中將漢語

方言分為八類，湘語是其中之一，這個說法已被學界廣泛接受。1從地理上來看，湘

語分布於湖南省的湘江、資江流域，以及沅江中游少數地區。另外，廣西省北部的

興安、灌陽、全州及資源等四縣也有湘語分布。再者，四川省約 46 縣市的一些局部

區域也使用湘語，屬於方言島性質。 

關於湘語的地理分區（areal classification）問題，從上個世紀迄今有好些不同的

                                                 
＊

 本文的初稿曾經在 2020 年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臺北：東吳大學，

2020.11.28-29）上宣讀，感謝講評人王本瑛教授給予的寶貴建議。投稿後獲得三位不具名審查人的意

見及建議，使本文得以更加完善並減少疏漏。若干觀念方法上容有仁智互見之處，亦於文中回應，

並申謝忱。本文為國科會（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現代湘語與六朝江東方言的歷史關係」（MOST 

108-2410-H-001-045-MY2）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其責均在作者。 

1 Fang-Kuei Li(李方桂),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ed. Chao-ying Shih and 

Chi-hsien Cha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pp. 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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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根據鮑厚星、陳暉最近的看法，湘語可以分為五片：2 

1.長益片：分布於湘江、資江的中下游，包括長沙、株洲、湘潭、寧鄉、望城、

湘陰、汨羅、岳陽部分、南縣、沅江、益陽、桃江、安化東部、安鄉南部、瀏陽西

部、平江的岑川江等地區。益陽、桃江、安化東部為資江流域，南縣、沅江、岳陽

部分為洞庭湖濱，其他則為湘江流域。 

2.婁邵片：分布於湘中和湘西南一帶，包括婁底、湘鄉、雙峰、漣源、冷江、新

化、安化西部、邵陽、邵東、新邵、隆回南部、綏寧南部、武岡、城步、新寧及洞

口東部黃橋鎮和金田、楊林兩鄉。婁底、湘鄉、雙峰、漣源分布在湘江支流漣水中

上游，冷江、新化、安化西部分布於資江中游，其他則分布於資江上游。 

3.衡州片：衡陽、衡南、衡東、衡山、南嶽屬於這一片，位於資江上游。 

4.辰漵片：分布於辰溪、漵浦、瀘溪三地，主要是沅江的中游。 

5.永全片：東安、祁陽、祁東、江永、道州、江華、新田、零陵、雙牌、寧遠（以

上湖南省）及全州、興安、灌陽、資源（以上廣西省）。 

整體而言，湖南省除了以上提到的湘語之外，還有其他漢語方言分布，包括西

南官話、贛語、客家話、湘南土話、鄉話等。屬於少數民族的非漢語方言則有苗語、

土家語、侗語及勉語等。 

如何確認某個方言是湘語？目前學界採用的判斷方式仍以中古全濁聲母的語音

表現為準。3簡言之，中古全濁塞音和塞擦音不論平仄今讀為不送氣聲母者，或仍讀

帶音者，都可能屬於湘語。其中已經清化為不送氣聲母者為新湘語，仍保留帶音者

為老湘語。學者已經從實務操作中了解到，單單利用全濁聲母這個歷史條件，可能

                                                 
2 鮑厚星、陳暉：〈湘語的分區（稿）〉，《方言》3（2005.8），頁 261-270。 

3 Fang-Kuei Li,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pp. 59-65；﹝日﹞辻伸久：〈湖南

諸方言の分類と分布〉，《中國語學》226（1979.11），頁 1-12；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

（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丁邦新語言學論文集》（北京：商

務印書館，1998），頁 166-187，原刊《清華學報》14：1、2（1982.12），頁 257-273；侯精一主編：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鮑厚星、陳暉：〈湘語的分區（稿）〉，頁 26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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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與吳語區分，因此還可參考聲調上的分化。4一般而言，湘語只有平聲與去聲

分陰陽，聲調為六調（長沙）或五調（雙峰）；至於吳語則四聲各分陰陽，多數為七

調（蘇州）或八調（紹興）。 

整體而言，綜合丁邦新5及鮑厚星、陳暉的看法，辨識湘語的標準可以是： 

若有一個漢語方言，古全濁類聲母今讀不送氣清音聲母或帶音聲母，古入聲韻

尾消失，同時古平聲分陰陽或去亦分陰陽者，它可能就是湘語。 

請留意這個標準主要是以漢語音韻史為依據的歷史性條件，在性質上屬於「分

群」（subgrouping）的概念。 

本文所說之現代湘語，即以分布於湖南省核心區湘語的長益、婁邵、衡州及辰

漵四片為主，亦即本文語料取材之主要範圍。之所以如此選擇的理由有二：第一，

這四片湘語已經陸續出版了兩個不同系列的專點描寫語料，材料充實完備，值得加

以比較並參照。第二，核心湘語也已累積了若干通盤性的專書，主題涵括語音、詞

彙、音韻層次、祖語擬測等。可以說，現代湘語不論是共時描寫或是歷時發展兩方

面，都已經奠定了相當良好的基礎。在如此有利的研究背景之下，現階段正適於採

取學界最新的觀念與方法，針對湘語的歷時發展─包括歷史層次及早期來源─

進行更具理論意義的探討。6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回顧現代湘語咍泰兩韻的前人研究、

第三節為現代湘語中咍泰兩韻的分合情況，第四節從同源詞角度談現代湘語中四個

屬於中古咍韻的鑑別詞、第五節探討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的語音演變，第六節為結

論。 

                                                 
4 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頁 166-187；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鮑厚星、陳暉：

〈湘語的分區（稿）〉，頁 261-270。 

5 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頁 171-175。 

6 我們留意到湘南地區的土話或鄉話方面的材料也累積了不少，我們將視研究之具體需求，在必要時

納入一併觀察。至於廣西北部永全片及四川境內的湘語方言島，主要是從湖南省核心地區向外遷移。

在語言源流相對明確的前提下，我們暫時以核心湘語的語言現象為主。總而言之，本文使用非核心

湘語的語料時，主要是參考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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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湘語中咍泰兩韻研究之回顧 

（一）咍泰兩韻在現代湘語中的分合 

關於現代漢語方言中蟹攝開口一等咍泰兩韻的區別，最早且全面的研究，應推

王洪君〈從開口一等重韻的現代反映形式看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7根據這篇文章，

若只觀察白讀層的現象，湘語屬於第二／三型，具體內涵是「咍（見系／非見系）

＝泰（見系）≠泰（非見系）＝皆佳」。簡單來說，就現代湘語而言，咍韻與泰韻在

非見系字後可以區別，例如雙峰方言端系的「袋」due6 韻母與「帶」ta5 有別，而見

系的「開」kue1 則與「蓋」kue5 韻母相同。 

稍後從事湘語歷史音韻的學者，對於湘語中是否存在重韻的區別，則有較為分

歧的看法，底下略加介紹。周賽紅在他的博士論文《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指出「現

代湘方言不區別重韻，我們的研究是從重韻合併開始的」。8基於這個觀點，當他論

及蟹攝的演變時便說「蟹攝二等韻可以構擬為-rɑi；蟹攝一等韻構擬為-ɑi。演變從這

裡開始」。9換句話說，周賽紅將現代湘語中咍泰的演變起點都設定為*-ɑi，則顯然現

代湘語不能區別蟹攝一等咍、泰重韻。 

近來彭建國《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一書利用歷史層次分析法，針對果／假、

遇、效／流、咸（舒聲）／山（舒聲）、宕（舒聲）／江（舒聲）、梗（舒聲）等韻

攝的歷史層次加以分析。彭建國在研究咸、山攝舒聲韻的歷史層次時提到「現代湘

語中任何一種方言都不能區分重韻，也看不出任何區分過重韻的痕跡」。10從上下文

來看，這段文字應當謹慎地理解為專就咸攝一等重韻談覃、二等重韻銜咸、山攝二

等重韻刪山等立論，並不涉及蟹攝一等咍泰兩韻在現代湘語中是否存在區別。11另外

                                                 
7 這篇論文原發表於《語言研究》1999 年第 1 期，修訂後收入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

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 487-506。本文引用的是專書，惟於文獻回顧時以

期刊論文先後次第排列，以呈現這一議題之學術發展，特此說明。 

8 周賽紅：《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05），頁

85。 

9 周賽紅：《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頁 93。 

10 彭建國：《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頁 219。 

11 最近已經有學者撰文探討現代湘語中咸攝一等覃談的區別，結論認為現代湘語在咸攝一等舌根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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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可惜的是，彭書並未針對蟹攝一等重韻本身進行完整的音韻層次分析，因此不

容易窺知作者對於「現代湘語咍泰兩韻是否能夠區分」這個議題的具體看法。 

柯蔚南（W. South Coblin）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根據湘鄉、

雙峰、婁底、漣源、安化、新化、漵浦、辰溪、瀘溪、會同等 10 地 12 個方言材料，

全面地擬測共同中部湘語（Common Central Xiāng）的早期形式。12其中有以下的韻

母對比：帶*tai5、艾*ŋai6（以上泰韻）；開*khɒi1、愛*ŋɒi5、代*dɒi6、栽*tsɒi1、來

*lɒi2（以上咍韻）。共同中部湘語*ɒi 韻母的同源詞全部來自中古咍韻，由此可知早

期湘語可以區分咍泰兩韻。 

劉祥友《湘南土話語音的歷史層次研究》一書同樣以歷史層次分析法探討湘南

土話的語音現象。討論蟹攝歷史層次時，劉書主要關注的是蟹攝一、二等是否存在

對立。儘管劉書使用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13的中古音擬測，將咍韻擬測為*əi，

將泰韻擬測為*ɑi，但並未具體地指出現代湘語中蟹攝一等咍泰重韻究竟如何區別。

從整體行文的論述看來，似乎劉書傾向於咍泰兩韻在現代湘南土話中沒有區別。14 

從上面的文獻回顧可見，現代湘語是否區分蟹攝一等重韻咍泰，不同學者之間

的看法頗有出入：就咍泰重韻分合而言，王洪君的分析與柯蔚南的擬測都顯示早期

湘語可以區別；周賽紅認為現代湘語方言無法區別咍泰。劉祥友對於湘南土話的分

析也是類似的看法。彭建國則沒有相關的說明。再者，即使認為可以區別咍泰重韻，

王洪君認為湘語的區別只在端系，也就是局部有別。然而柯蔚南的擬測卻顯示，咍

泰兩韻在共同中部湘語各類聲母環境之後都存在區別。 

由於學界目前意見紛紜，本文的動機就是要對現代湘語的咍泰重韻是否有別及

其具體內涵提出我們的看法。本文將以上世紀迄今出版的十餘種現代湘語方言的語

                                                 

母後仍然可以找到區別重韻的痕跡。從原始湘語的角度來看，覃韻為*oN/*oɁ 而談韻為*ɑN/*ɑɁ。

參吳瑞文：〈論現代湘語中的覃談有別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中國語言學集刊》11（2018.11），頁

77-98。 

12 W. South Coblin(柯蔚南),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1). 

13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4 劉祥友：《湘南土話語音的歷史層次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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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湖南方言研究叢書》及《湖南方言系列》等）為基礎，更深入地而全面

地利用比較方法，觀察現代湘語中咍泰兩韻的表現，並發掘若干具有鑑別功能的同

源詞，使咍泰重韻是否有別的論述，建立在一個更為穩固的基礎上。 

（二）咍泰之別的判斷標準 

根據中古《切韻》框架，中古蟹攝咍、泰兩韻為不同韻目。反切下字截然有別，

屬於不同的兩類韻母。進一步參照不同階段韻圖的資料，早期韻圖（如《韻鏡》）將

咍、泰兩韻均歸於開口一等，但咍韻列於《韻鏡》第十三轉開，泰韻列於第十五轉

開。15晚期韻圖（如《四聲等子》）併轉為攝，以獨立二等韻之有無區分外轉攝跟內

轉攝。16結合韻書與韻圖的資料，可以窺見咍、泰兩韻的異同為：相異之處是主要元

音（分置於不同轉），相同之處則為等第及開合（同屬一等開口）及韻尾（同歸外轉

蟹攝）。17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咍泰兩韻上古時期的主要元音不同。在上古音階段，

咍韻與 ə 元音關係深，泰韻則與 a 元音關係深。18在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中，咍韻來

自上古之部*-əg（來載海態）及微部*-əd（開哀愷逮），中古的擬音為*-ậi；泰韻則來

自上古祭部*-ad（害大蔡）去聲，中古的擬音為*-âi。19根據《切韻》架構，咍泰兩

韻在中古各類聲母的分布情況如下： 

  

                                                 
15 龍宇純：《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頁 92-93、110-111。 

16 藝文印書館編輯：《等韻五種》（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頁 1-50。 

17 也許有人認為，等韻學中等第、四十三轉乃至十六攝等概念係屬晚出，與《切韻》韻目分韻的音韻

基礎不同。事實上，倘若沒有等韻圖提供的等、轉、攝的各種尺度，端看《切韻》韻目次第，我們

無從得知《切韻》206 韻彼此之間的關係，更不能明白系聯後諸小韻（例如東韻下的紅類小韻和弓

類小韻）的具體內涵。再者，源於唐代中葉的「字母」和「等韻」之學，係以《切韻》韻目為其分

析之對象，並取韻書反切代表字一一填入。可見等韻學是針對《切韻》韻目進行結構分析。總之，

等韻學可以深化吾人對《切韻》韻目內涵之認識，早已成為上世紀以來研治《切韻》學者之重要憑

藉。反過來說，等韻之學雖屬後起，但唐代中葉離中古未遠，僅以「音韻基礎不同」便質疑甚至摒

棄等韻學所提供的諸多線索，兩相權衡，得不償失。董同龢對此論之甚詳，應當細讀。董同龢：《漢

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 111-112。 

18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 170。 

19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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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古咍泰兩韻與聲母結合關係 

 幫 P 端 T 泥來 N/L 精 TS 見 K 影 Ø 

咍*-ậi ─ 代 耐 菜 開 愛 

泰*-âi 貝 帶 奈 蔡 蓋 艾 

根據上表，除了幫系之外，咍泰兩韻在端、精、見、影四系及泥、來兩母之前都是

對立的。衡諸《切韻》所提供的音韻架構，如果要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尋求咍泰兩韻

的區別，最理想的方式是在相應的聲母之後都找到韻母差異，也就是咍泰兩韻韻母

上的「最小對比」（minimal pair）。本文探討現代湘語中咍泰兩韻的區別，基本任務

就是致力於找出咍泰兩韻的「最小對比」。 

三、現代湘語中咍泰兩韻的分合情況 

在上一節中，我們簡要地回顧了現代湘語中咍泰兩韻的相關研究，並指出探討中

古咍泰重韻的區別，應當以「找出兩韻最小對比」為觀察的重點。前此也已經有學

者（如王洪君）從歷史音韻的觀點，利用重韻的分合類型來區分現代漢語方言，20本

節我們則將擴大比較的方言點，同時更深入地去觀察現代湘語內個別方言的音韻表

現，並在《切韻》的架構下進行必要的層次分析。以咍泰兩韻的關係來說，現代湘

語方言至少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區分咍泰的湘語方言，另一類則是不分咍泰的湘

語方言。底下分別介紹這兩種類型。 

（一）區分咍泰的湘語方言 

能夠區分咍泰兩韻的現代湘語方言，最早被留意到並根據規則對應進行探討的

是老湘語雙峰方言。王洪君曾經相當仔細地介紹了雙峰的情況，並指出咍泰重韻在

非見系字有嚴格的對立：咍韻讀 ue/e，泰韻讀 a。21底下引述他的說明：22 

                                                 
20 參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一書。 

21 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頁 498-499。 

22 資料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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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峰方言）咍韻讀如泰韻（a）的有「戴態乃耐猜呆孩埃」（其他讀 ue/e） 

泰（見系）讀 a的有「艾」（其他讀 ue/e） 

泰（非見系）讀如咍韻（ue/e）的有「蔡」，其他讀 a 

結合聲母韻母及文白異讀兩方面的觀察，雙峰方言的咍泰類型如下： 

 咍（見系、非見系）＝泰（見系）≠泰韻（非見系）［＝皆佳］ 

也就是： 

咍白  泰白見系 

ue       ue 

 

  泰非見系 

  a 咍文  泰文見系 

a        a 

歸納起來，雙峰方言咍、泰都有文白不同層次的讀音。就白話音而言，咍泰兩韻的

區別保存在非見系，咍韻為 ue：泰韻讀 a。就文讀音而言，咍泰兩韻毫無區別，全

部都讀為 a。 

應當留意到，上述王洪君所提出的音韻層次分析，其背後存在一個沒有明白指

出，但卻必然存在的前提（或工作假設），那就是當處於非見系字這類聲母環境時，

泰韻文讀音與白話音語音形式都是-a；換句話說，就泰韻非見系字而言，-a 韻母是

異層（文讀層、白話層）同形。這個方法論前提我們也是同意的。基於上述分析與

探討，我們認為雙峰方言中咍泰兩韻的表現，乃是以中古聲母為條件，局部地區別

咍泰重韻。 

（二）不分咍泰的湘語方言 

從目前既有的共時現象上看，邵陽方言是個不分咍泰的老湘語，韻母都讀為-ai。

邵陽方言咍泰兩韻同源詞的分布如下：23 

咍韻 

   ai 戴 tai5、胎苔 thai1、態 thai5、台抬 dai2、代貸袋待怠 dai6 

來 nai2、乃 nai3、耐 nai5、災栽 tsai1、宰崽 tsai3、再載 tsai5 

采彩 tshai3、菜 tshai5、才材財裁 dzai2、在 dzai6、腮鰓 sai1 

賽 sai5、該 kai1、改 kai3、開 khai1、凱 khai3、哀埃 ŋai1 

愛 ŋai5、海 xai3、孩 ɣai2、亥 ɣai6 

                                                 

出版社，2003）。 

23 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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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韻 

   ai 帶 tai5、太泰 thai5、奈賴 nai5、蔡 tshai5、蓋丐 kai5、艾 ŋai5 

害 ɣai6 

現代湘語邵陽不區別咍、泰兩韻，全部讀為複合元音韻母 ai。邵陽這類咍泰無別的

湘語方言，在各聲母環境的韻母讀音對比如下： 

表 2 邵陽方言咍泰兩韻的韻母對比 

 端 泥來 精 見 影 

咍 ai ai ai ai ai 

泰 ai ai ai ai ai 

由此可知，老湘語邵陽方言儘管聲母保存中古音全清、次清、全濁三分的早期格局，

不過在咍泰兩韻上則已經走上合流的道路。 

應當留意到，雙峰和邵陽都是所謂的老湘語，而咍泰兩韻或分或混存在個別差

異。事實上所謂新老湘語的區別，其標準原本就是著眼於中古聲母系統濁音清化與

否而不涉及中古韻目（重韻）上的分合關係，所以老湘語中或區分咍泰或咍泰無別，

毋寧是正常不過的表現。 

（三）現代湘語的咍泰兩韻的音韻現象 

透過中古咍泰重韻的框架來看待現代湘語，最為單純的情況就是上面兩節所陳

述的局部區分咍泰（雙峰）或咍泰無別（邵陽）。不過若是擴大範圍去考察更多現代

湘語的具體情況，實際上的音讀則複雜得多。底下我們觀察長沙、湘潭、益陽、婁

底、湘鄉、新化、漣源、衡陽、辰溪、漵浦等 10 個現代湘語方言的咍泰兩韻同源詞，

以求對現代湘語的咍泰讀音有更全面的掌握。24 

                                                 
24 以上湘語方言的語料來源分別是：長沙根據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長沙方言詞典》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李永明：《長沙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湘潭根

據曾毓美：〈湘潭方言同音字匯〉，《方言》4（1993.11），頁 295-305、李永明：《湘潭方言》（湘潭：

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益陽根據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婁

底根據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匯〉，《方言》4（1987.11），頁 294-305；

湘鄉根據李永明：《湘鄉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新化根據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漣源根據陳暉：《漣源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衡陽根據李永明：《衡陽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辰溪根據謝伯端：《辰溪方言》（湘

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漵浦根據賀凱林：《漵浦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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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一提，咍、泰二韻共有六十一組反切，然而應當留意的是，由於《切韻》

系韻書是東漢以來到六朝時期反切資料的彙整，因此不乏當時的方言詞或生僻詞，

這類語詞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不必然都能保存。因此以下所列同源詞，限於現代湘語

中具體而常用的語詞。 

1、現代湘語中的咍韻字讀音 

首先來觀察中古咍韻字在現代湘語中的讀音情況： 

表 3 10個現代湘語的咍韻字讀音（一） 

 長沙 湘潭 益陽 婁底 湘鄉 

胎 thai1 thɑi1 thai1 thue1 thuei1 

苔透/定 thai1 thɑi1 thai1 thue1/de2 thuai1 

thei1 

戴 tai5 tɑi5 tai2/tai7 ta5 ta5 

代 tai5 tɑi5/thɑi6 tai5 due6 tuei6 

袋 tai5/tai6 (tɛi6) tai5 due6 tuei6 

來 lai2 lɑi2 lai2 le2 lai2 

耐 lai5 lɑi6 lai5 la5  

栽 tsai1 tsɑi1 tsai1 tse1 tsai1 

猜 tshai1 tshɑi1 tshai1 tshe1 tsha1 

財 tsai2 tsɑi2 lai2 tshe2 tsa2 

菜 tshai5 tshɑi5 tshai2 tshe5 tshai5 

載 tsai5 tsɑi5 tsai2 tse5 tsai5/dzai5 

在 tsai5/tsai6 tsɑi5/tsɑi6 tai5/lai5 dze6 tsai5/dzai6 

tsei6 

腮 sai1 sɑi1 sai1 sue1 suai1 

賽 sai5 sɑi6 sai2 se5 suai5 

開 khai1 khɑi1 khai1 khue1 khuai1 

改 kai3 kɑi3 kai3 kue3 kuai3 

海 xai3 xɑi3 xai3 xue3 xuei3 

哀 ŋai1 ŋɑi1 ŋai1 ue1 uai1 

愛 ŋai5 ŋɑi5 ŋai7  uai5 

表 4 10個現代湘語的咍韻字讀音（二） 

 新化 漣源 衡陽 辰溪 漵浦 

胎 thæ1 thɛ1 thai1 thai1 tha1 

苔透/定 dhæ2 tɛ2 thai1 dai2 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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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tæ5  tai5 tai5/ta5 ta5 

代 dhæ5 tɛ6 tai6 tai6 ta6 

袋 dhiə3/dhæ5 tuɛ6 tai6 tai6/taɯ6 ta6 

來 læ2 lɛ2 lai2 lai2 lei2 

耐 læ5 la5 nai6 nai6 la6 

栽 tsɤ1 災 tsuɛ1/災 tsɛ1 tsai1 tsai1 tsa1 

猜 tshæ1 tshɛ3 彩 tshai1 tshai1 tsha1 

財 dzhæ2 tsɛ2 裁 tsai2 dzai2 dza2 

菜 tshæ5 tshɛ5 tshai5 tshai5 tsha5 

載 tsæ5 tsɛ5 tsai5 tsai5 tsa5 

在 dzhæ1/ 

dzhæ5 

tɛ6/tsɛ6 tsai6 tsai6 tsa6 

腮 sæ1 suɛ1 suai1 sai1 sa1 

賽 sæ5 sɛ5 sai5/suai5 sai1 sa5 

開 khæ1 khɛ5 khai1 khai1 khei1 

改 kæ3 kɛ3 kai3 kai3 kɛ3 

海 xæ3 xɛ3 xai3 xai3 xei3 

哀 æ1 ŋɛ1 ŋai1 ŋai1 ŋɛ1 

愛 æ5 ŋɛ5 ŋai5 ŋai5 ŋɛ5 

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咍韻字表，可以得到若干觀察： 

第一、以上 10 個現代湘語方言中，婁底、湘鄉和漵浦三地方言的音韻對應則顯

得相對複雜，我們在後文中將針對它們進行個別的音讀分析。 

第二、除去婁底、湘鄉和漵浦，從韻母轄字的多寡來看，剩下的 7 種現代湘語

咍韻字佔多數的讀音分別是：長沙-ai、湘潭-ɑi、益陽-ai、新化-æ、漣源-ɛ、衡陽-ai、

辰溪-ai。 

第三、承上，7 種現代湘語方言中轄字較少的韻母，具體讀音如下：湘潭「袋」

tɛi6、新化「袋」dhiə3／「栽災」tsɤ1、漣源「袋」tuɛ6／「栽」tsuɛ1／「腮」suɛ1、

衡陽「腮」suai1／「賽」suai5、辰溪「袋」taɯ6。這裡不難看出一個共同的趨勢，

那就是上述咍韻的同源詞只跟舌尖輔音（包括塞音、塞擦音和擦音）相結合。 

第四、從讀音的性質來看，以上 7 種湘語方言中轄字較少的都是白話音，轄字

較多的則是文讀音。例如湘潭「袋」白話音為 tɛi6，文讀音為 tɑi6。新化「袋」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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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為 dhiə3，文讀音為 dhæ5。25漣源「袋」白話音為（未完）。衡陽「賽」白話音為

suai5，文讀音為 sai5。辰溪「袋」白話音為 taɯ6，文讀音為 tai6。 

歸納起來，上表 7 種現代湘語的咍韻文讀音具備-ai（長沙、益陽、衡陽、辰溪）、

-ɑi（湘潭）、-æ（新化）、-ɛ（漣源）等語音形式。至於咍韻的白話音則有-ɛi（湘潭）、

-iə/-ɤ（新化）、-uɛ（漣源）、-uai（衡陽）、-aɯ（辰溪），而且在上述方言中主要分布

於舌尖音聲母之後。 

2、現代湘語中的泰韻字讀音 

本節觀察現代湘語中的泰韻字讀音。同源詞表如下： 

表 5 10個現代湘語的泰韻字讀音（一） 

 長沙 湘潭 益陽 婁底 湘鄉 

貝 pei5 pɛi5 pei5  pei5 

沛 phei5 phɛi5 phei5  phei5 

帶 tai5 tɑi5 tai5 ta5 ta5 

泰 thai5 thɑi5 thai7 tha5 thai5 

太 thai5 thɑi5 thai7 tha5 thai5 

大～夫 tai6 tɑi6 tai5  tai6 

奈 lai5 lɑi6 lai5 la6 lai6 

賴 lai5/lai6 lɑi6 lai5 la6 lai6 

蔡 tshai5 tshɑi5 tshai2 tshe5 tshai5 

蓋 kai5 kɑi5 kai2 kue5 kuai5 

丐 kai5 kɑi5 kai2 kue5 kai5 

害 xai5/xai6 xɑi5/xɑi6 ai5 ɣue6 hai6 

艾 ŋai5/ŋai6 ŋɑi5/ŋɑi6 ŋai5 ŋa6 ŋai6 

表 6 10個現代湘語的泰韻字讀音（二） 

 新化 漣源 衡陽 辰溪 漵浦 

貝 pɤ5 pɛ5 pei5 pei5 pei5 

沛 phɤ5 phɛ5 phei5 phei5 phei5 

帶 tæ5 tɑ5 tai5 ta5/tai5 ta5 

泰 thæ5 thɑ5 thai5 thai5 tha5 

太 thæ5 thɑ5 thai5 tha5/thai5 tha5 

                                                 
25 依照羅昕如研究，新化方言的中古濁去字有極少部分字白話音今讀為上聲，例如掉 liə3、豆 dhiə3 和

袋 dhiə3。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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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 dhæ1 tɑ6 ta5/tai6 ta6/tɔ6 tha6/ta6 

奈 læ5  nai6 nai6 la6 

賴 læ5/læ1 lɑ5 lai6 la6/lai6 la6 

蔡 tshæ5 tshɛ5 tshai5 tshai5 tsha5 

蓋 kæ5 kuɛ5 kai5 kai5 kɛ5 

丐 kæ5 kə5 kai5 kai5  

害 ɣæ1 xɛ6 xai6 xai6 hɛ6 

艾 æ5 ŋɑ6 ŋai6 ŋai6 ŋɛ6 

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泰韻字表，可以得到若干觀察： 

第一、泰韻有唇音聲母字「貝、沛」，同時其韻母讀音與泰韻非唇音聲母字往往

不同。我們不根據「貝、沛」兩字來判斷現代湘語中咍泰兩韻的分混，主要原因是

咍韻本身沒有唇音聲母字，也就是咍泰兩韻在唇音的聲母條件下缺乏中古架構上的

最小對比。此外，「貝、沛」讀音在各湘語中也沒有確鑿可靠的文白異讀相關訊息。 

第二、王洪君在分析雙峰時指出，泰韻的「蔡」字與咍韻「菜」同音，都是

tshue5/tshe5。根據上表，我們所討論的 10 個現代湘語方言絕大多數的情況跟雙峰一

致：長沙 tshai5、湘潭 tshɑi5、益陽 tshai5、婁底 tshe5、湘鄉 tshai5、新化 tshæ5、漣

源 tshɛ5、衡陽 tshai5、辰溪 tshai5、漵浦 tsha5。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我們推測「菜、

蔡」兩字同音的這個事實，可能早已經存在早期湘語之中，是個別詞彙上零星的合

流。 

第三、除去唇音字之外，泰韻在其他聲母環境上都跟咍韻有最小對比。泰韻字

在各湘語方言中居於多數的音韻規則對應為：長沙-ai、湘潭-ɑi、益陽-ai、婁底-a/-e/-

ue、湘鄉-a/-ai/-uai、新化-æ、漣源-ɑ、衡陽-ai、辰溪-ai、漵浦-a/-ɛ。 

第四、漣源方言的舌根音聲母的例字讀音相當分歧：「蓋 kuɛ5、丐 kə5、害 xɛ6、

艾 ŋɑ6」。其中「艾」-ɑ 韻母與非舌根音聲母的對應相當。漣源的「蓋」kuɛ5 與咍韻

舌尖音聲母後的韻母相同，「害」xɛ6 與咍韻舌根音聲母後的韻母相同。「丐」讀為

kə5，讀音相當可疑。根據漣源方言詞彙表，有「告化子」kə5 xɔ5 tsɿ 指「乞丐」，「強

告化」ʈoŋ2 kə5 xɔ5「泛指強行惡要的乞丐」，「告化婆」kə5 xɔ5 pu2 指「女乞丐」。由

此可知，表示乞丐義的「丐」與「告」kə5 同音，推測是「告」的訓讀寫法。至於「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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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kə5 xuɑ5 一詞，俞理明考證「告化」（告花）一詞的本字和本義來自「教化」。26

具體來說，其語義變遷是表示教育感化的「教化」受佛教影响，從六朝起語義轉變

為勸人布施，入唐宋時則指佛道教徒求人布施的乞索行為，元代之後進而泛指一般

世俗人的乞討。方塊字也寫作「叫化」。從語音上來看，文獻寫作「叫化」是由於效

攝二等「教」產生了介音-i-之後，聲母 k 進一步顎化，因此與四等「叫」字同音。

同時在語義上，由於乞討時伴隨的叫喚聲，遂以「叫」來書寫。漣源「教」字白話

音讀 kə5，「化」字讀 xɔ5 均屬白話音規則對應，正可作為上述「叫化」來自「教化」

的方言證據。 

第五、婁底方言泰韻非唇音字有-a/-e/-ue 三讀，其中-a 出現於舌尖塞音，-e 則是

與咍韻合流的「菜」字。值得留意的是，婁以-ue 韻母只出現於舌根音聲母之後，顯

然以聲母為條件。 

第六、漵浦方言泰韻非唇音字有-a/-ɛ 兩讀，也是以聲母為條件的分化：-a 分布

於舌尖音聲母環境，-ɛ 分布於舌根音聲母環境。 

歸納起來，以上 10 種現代湘語方言的泰韻字讀音，根據聲母的不同可區別為兩

類：泰韻唇音聲母字讀為-ei（長沙、益陽、湘鄉、衡陽、辰溪、漵浦）、-ɛi（湘潭）、

-ɛ（漣源）、-ɤ（新化）。泰韻舌尖音聲母字讀為：-ai（長沙、益陽、湘鄉、衡陽、辰

溪）、-ɑi（湘潭）、-a（婁底、漵浦）、-ɑ（漣源）、-æ（新化）。舌根音聲母字則在若

干方言中存在較為特別的音韻對應。 

（四）個別現代湘語咍泰兩韻的音讀分析 

上文我們看到婁底、湘鄉、漵浦三個方言的咍韻字讀音較為複雜。本節我們就

把觀察的範圍聚焦於此，具體探討這三個方言的咍泰兩韻的情況。 

1、婁底方言 

首先觀察婁底。在婁底方言中，咍泰兩韻今讀的情況如下：27 

                                                 
26 俞理明：〈從「教化」到「告花子」─漢語中的詞義感染〉，《古漢語研究》4（2005.12），頁 88-91。 

27 語料根據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匯〉，頁 29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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咍韻 
   a 戴 ta5、態 tha5、耐 lai5、猜 tsha1 

   e 台抬苔青～de2、來 le2、栽災 tse1、宰崽 tse3、載再 tse5 

才財材裁 tshe2、采彩睬 tshe3、菜 tshe5、在 dze6、賽 se5、埃 ŋe1 

   ue 胎苔 thue1、貸 thue6、待怠殆代袋 due6、鰓腮 sue1、該 kue1、改 kue3、

開 khue1、海 xue3、亥 ɣue6、哀 ue1 

泰韻 
   a 帶 ta5、太泰 tha5、奈賴 la6、艾 ŋa6 

   e 蔡 tshe5 

   ue 蓋丐 kue5、害 ɣue6 

根據以上婁底的讀音表現，利用中古《切韻》的架構，我們可以把婁底方言咍泰兩

韻同源詞的音讀排列如下： 

表 7 婁底方言咍泰兩韻的韻母對比 

 端 泥來 精 見 影 

咍 e、a、ue e e、ue ue ue 

泰 a a e ue、a ue 

跟雙峰方言比較起來，婁底方言的情況比較複雜，說明如下： 

第一、婁底方言咍韻的主要元音，除去「戴態耐猜」四字讀低元音 a 外，絕大

多數都是不高不低的中元音 e，或者是複合元音 ue。這些例字中有一個需要特別說

明，那就是借貸之「貸」。「貸」，《廣韻》反切他代切，中古透母去聲字。「貸」在婁

底讀 thue6，請留意湘語婁底是保存中古全清、次清、全濁聲母三向對立的現代方言。

從「貸」thue6 的讀音來觀察，其聲母、韻母都符合咍韻的演變規則，唯獨聲調是例

外。我們推測是「貸」受偏旁「代」（全濁定母）影響導致聲調上發生陰去改讀為陽

去的不規則讀法。28 

第二、進一步值得留意的是婁底咍韻 e 和 ue 兩類韻母的關係。根據前此所引述

王洪君的分析，我們已經看到雙峰的咍韻在非見系字也有 e、ue 兩類韻母，婁底的

情況類似。基於層次分析的觀點，我們暫時把湘語雙峰和婁底的 e、ue 處理為同一

個音韻層次的不同變體，也就是 ue～e。從語音成分本身來看，ue、e 之間倘若存在

                                                 
28 翻檢《漢語方音字匯》，「貸」的讀音可確切反映他代切的有溫州 the5、廣州 thai5、陽江 thɐi5。官

話方言如北京讀 tai5 與「代」同音，蘇州讀 dᴇ6、雙峰讀 due6、南昌 thai6、梅縣 thɔi5、廈門 tai6、

福州 tai6、建甌 to6 從聲母與聲調來判斷，也是受偏旁影響而讀同「代」。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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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關係，應當是 ue > e 而非相反，因為音段成分的無中生有較為不易。另外，泰

韻的清母字「蔡」在雙峰、婁底兩個方言中都跟咍韻去聲「菜」同音 tshe5，也就是

咍泰非見系字有零星合流的情況，這某種程度也提示我們 e是一個相對較晚的讀音。

所以我們推測 ue 在時間上早於 e。 

第三、婁底咍泰兩韻見影系字韻母同讀為 ue，屬於咍泰兩韻的局部合流，與雙

峰的表現相同。 

第四、婁底咍泰兩韻都讀為低元音韻母 a 的，分布於咍韻端系、泰韻端系、泰

韻見系等。咍韻讀低元音 a 的現象零星且參差，我們認為這是咍韻晚近從優勢語言

（官話）傳入的文讀音。至於泰韻的低元音 a，會因聲母發音部位而分析為不同性質

的讀音：就泰韻見系而言屬於文讀音，就泰韻非見系而言則為兼屬文讀音與白話音，

也就是異層同讀的形式。 

2、湘鄉方言 

在湘鄉方言中，咍泰兩韻今讀的情況如下：29 

咍韻 

   uei 胎 thuei1、代袋 tuei6、海 huei3 

   uai 苔 thuai1、台 tuai2、腮 suai1、賽 suai5、開 khuai1、改 kuai3、哀 uai1、

愛 uai5 

   ai 來 lai2、栽災 tsai1、菜 tshai5、載 tsai5、載 dzai5、宰載 tʂai3、采 tʂhai3、

在 tsai630 

   ei 苔 thei1、台 tei2、臺 dei2、在 tsei6 

   a 戴 ta5、猜 tsha1、財 tsa2 

泰韻 

   uai 蓋 kuai5、藹 uai3 

ai 太 thai5、大 tai6、奈賴 lai6、蔡 tshai5、丐 kai5、艾 ŋai6、害 hai6 

   a 帶 ta5 

根據以上湘鄉的讀音表現，利用中古《切韻》的架構，我們可以把湘鄉方言咍泰兩

韻同源詞的音讀排列如下： 

                                                 
29 李永明列有中古音與湘鄉話的比較音韻，頗稱便利，不過其中若干內容與同音字表略有出入。下表

以同音字表的材料為基礎，根據我們自己的歸納來陳列語料。李永明：《湘鄉方言》，頁 179。 

30 「在」字於湘鄉同音字表中列有 tsei6、dzai6、tsai5 三讀，但考察語法材料，則只有 tsei6 和 tsai6，

並無 dzai6 或 tsai5。對於 dzai6 和 tsai5 我們暫時存疑，「在」讀 tsai6 據語法例句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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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湘鄉方言咍泰兩韻的韻母對比 

 端 泥來 精 見 影 

咍 uei、uai、

ei、a 

ai uai、ai、ei、

a 

uai、 uei 

泰 ai、a ai ai uai、ai uai、ai 

湘鄉方言的咍泰兩韻語音形式更為豐富，說明如下： 

第一、單元音 a 韻母分布於咍泰兩韻舌尖塞音與塞擦音聲母之後，轄字相當有

限，我們認為它屬於晚近的韻母形式。 

第二、複元音 ai 韻母分布於咍韻泥來與精系聲母，泰韻全部的聲母環境，雖然

咍韻端、見、影沒有 ai 的讀音，不過我們推測，這是受到某種咍泰不分，且同讀為

ai 的其他方言的影響。換言之，湘鄉方言的 ai 韻母是咍泰無別的層次。 

第三、複元音 ei 韻母，只分布於咍韻舌尖塞音與塞擦音聲母之後，顯然是屬於

咍泰有別的韻母。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湘鄉方言中讀 ei 韻母的咍韻字，從中古音

來看是與流攝一等「頭豆走勾口厚」等合流。從讀音上來看，我們推測它與三合元

音韻母 uei 有密切的關係，屬於 uei 失落介音的簡化形式：*uei > ei。 

第四、三合元音 uei、uai 兩個韻母，在分布上完全不與泰韻的非舌根音聲母結

合。由此可知，它們呈現出咍泰兩韻在舌根音聲母條件下合流，在非舌根聲母下有

別的這類音韻格局。至於 uei 和 uai 兩個韻母彼此之間的關係，我們推測它們是同一

個層次的不同變體，uai 在性質上較 uei 存古。從音節結構來看，假設低元音 a 在高

元音 u 和 i 之間高化為 e 較為合理，假設中元音 e 在兩個高元音之間低化為 a，似乎

較不可能。 

這裡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胎、苔」中古是同音字，但今讀分別是 thuai1（胎）

和 thuei1（苔）；又「台、臺」也是同音字，但今讀分別是 thuai2（台風）、tei2（天

台）和 dei2（臺）。遇到這類情況，將 uai 和 uei 分析為不同的音韻層次，或者將它們

視為同一個音韻層次的不同變體，兩者都是可能的方案。我們傾向於後者，主要是

著眼於 uai 和 uei 在音節結構上的相似性，但也不排除另一個方案有成立的可能。31

                                                 
31 若主張將 uei 和 uai 分析為不同的音韻層次，那麼任務就是要找出帶來這個音韻層次的漢語方言，

而且這個方言本身的咍泰也必然是有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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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論選擇哪一種分析方法，湘鄉方言咍韻讀為 uai、uei 韻母，它們可以與泰韻

相區別，這一語言事實則是確定的。 

歸納起來，湘鄉方言的咍泰兩韻有豐富的語言現象，除去晚近零星的表現，大

致可以分析為兩個主要層次：1.咍泰無別，均讀為 ai 韻母；2.咍泰有別，且咍韻及泰

韻舌根音聲母字讀 uai。咍韻的非舌根音聲母字還有 uei（ei），屬於咍韻早期 uai 韻

母的高化變體。 

3、漵浦方言 

在漵浦方言中，咍泰兩韻今讀的情況如下：32 

咍韻 

   ei 來 lei2、開 khei1、海 hei3 

   ɛ 改 kɛ3、哀 ŋɛ1、愛 ŋɛ5 

   a 胎苔 tha1、苔 da2、戴 ta5、代袋 ta6、耐 la6、栽災 tsa1、猜 tsha1、財

dza2、菜 tsha5、載 tsa5、在 tsa6、腮 sa1、賽 sa5 

泰韻 

   ɛ 蓋 kɛ5、害 hɛ6、艾 ŋɛ6 

a 帶 ta5、泰太 tha5、大 ta6、奈賴 la6、蔡 tsha5 

漵浦方言咍泰兩韻的語言現象比起婁底和湘鄉相對單純，不過也相當具有啟發性。

整體來看，漵浦的單元音 a 韻母分布在各種聲母環境，屬於咍泰無別的音韻層次。

漵浦的單元音 ei 韻母只出現在咍韻，無疑地屬於咍泰有別的讀音。至於單元音 ɛ 韻

母，從分布來看，這個韻母只出現在泰韻舌根音以及咍韻舌根音，屬於咍泰有別的

類型。進一步跟 ei 韻母比較，我們推測這個咍泰有別的咍韻讀音為*ɛi，這個早期韻

母*ɛi 在舌根音環境丟失介音-i，少數字（開、海）保留韻尾 i。保留韻尾 i 的則由於

韻尾的影響，主要元音提升為 ei，也就是： 

       ɛ （改哀愛蓋害艾） 
   *ɛi 
       ei （來開海） 

附帶一提，漵浦方言今讀為 ei 的咍韻字，也與流攝一等韻母合流。因此現代漵浦方

言的「來、樓」兩字同音，均讀為 lei2。 

                                                 
32 賀凱林：《漵浦方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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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代湘語中咍泰有別的鑑別詞 

以「咍泰分合」作為標準，利用《切韻》音韻框架與現代湘語比較歸納得出的

語音規則對應，可以從音韻上把現代湘語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咍泰有別的方言，例

如雙峰、婁底、湘鄉、漵浦等；一類是咍泰無別的方言，例如邵陽、長沙、益陽等。 

本節我們換個切入的角度，從詞彙本身來觀察現代湘語的口語詞中是否仍然有

可以區別咍泰兩韻的語詞。一般而言，與書面詞相較，口語詞在語音上多半能保持

早期的樣態。再者，從詞彙角度出發進行同系姊妹方言（這裡指的是湘語內部）的

橫向比較，可以透過嚴格音韻規則對應交叉比對的方式，積極地篩選出正確的本字

或消極地排除掉不正確的本字。應當留意的是，口語詞彙往往存在音字脫節的現象，

要把口耳相傳的語詞的讀音與書面文獻的方塊字聯繫起來，須仰賴本字（也就是漢

語語源，etymology）的考證工作。整體而言，本節的研究內容是在既有的音韻對應

以及前人本字認定這兩方面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比較方法去發掘現代湘語中咍韻

的本字。 

（一）表示牲畜疫病的名詞「災」 

在現代湘語口語詞彙中，用來指涉牲畜的急性傳染病或瘟疫的名詞為「災」（祖

才切）。例如：33 

1、衡陽[tsai1]：瘟；災。發災 fa2 [tsai1]，遭瘟；災死[tsai1] sɿ3，瘟死。34 

2、辰溪[tsai1]：災豬子[tsai1] tsu1 tsɿ3，瘟豬；災雞子[tsai1] tɕi1 rsɿ3，瘟雞。35 

3、婁底 tsue1：tsue1 tɕy1 tsɿ0，染上急性傳染病的豬；介哩 tsue1 ka0 li0，牲畜

因急性傳染病而死亡；tsue1 tɕin5，牲畜的急性傳染病。36 

                                                 
33 請留意引用湘語語料時，凡讀音外加方括號[ ]者，表示該讀音在該方言中屬於咍泰不能區分（無別）

的讀法。 

34 李永明：《衡陽方言》，頁 337。 

35 謝伯端：《辰溪方言》，頁 308。 

36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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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xua7 tsue1，牲畜染上急性傳染病。37 

4、新化 tsɤ1：瘟。38 

從字形字義來看「災」與「烖」同。許慎《說文解字》釋「烖」謂「天火曰烖」。段

玉裁注：「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曰災。按經多言災，惟此言火耳。

引申為凡害之偁……今惟周禮作烖，經傳多借災為之」。39「災」在現代湘語方言乃

是用來指牲畜的疫病瘟疫，詞義有若干變化，大致仍符合段注所謂「凡害之稱」，李

永明的衡陽方言和謝伯端的辰溪方言所採用的，都是音義相符的正確語源。 

（二）表示翻筋斗和倒立的動詞「栽」 

在不少現代湘語口語詞彙中有一個表示肢體動作的語詞，具體語義內涵包括「翻

筋斗」（翻跟斗）和「倒立」兩個義項。首先來觀察詞彙用例： 

1、長沙[tsai1]：倒栽葱 tau5 [tsai1] tshən1，倒立。40 

2、湘潭[tsɑi1]：倒栽根 tɒ3 [tsɑi1] kən1，倒栽葱。41 

3、衡陽 tsuai1：翻筋斗 tsuai1 tɕin1 təu3，栽筋斗。42 

4、湘鄉[tsai1]：倒栽葱 tau5 tsai1 tshen1。43 

5、新化 tsɤ1：栽丁丁 tsɤ1 tin1 tin1，翻跟頭；栽□丁丁 tsɤ1 a5 tin1 tin1，倒立。44 

6、婁底[tse1]：栽翻壇[tse1] xuã1 dã2，倒立行走；栽天豎[tse1] thĩ1 ʑy6，倒立。45 

7、漣源 tsuɛ1：栽翻壇 tsuɛ1 xuɑ1 tɑ2，倒立行走。46 

所謂「翻筋斗」，是指「頭手同時著地，臀部翹起，腳用力一蹬，使身子翻轉過來的

                                                 
37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頁 77。 

38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57。 

39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4），頁 489。 

40 李永明：《長沙方言》，頁 409。鮑厚星等收錄長沙方言的「倒立的動作」為 tau5 li7 tsɿ0，不用「倒

栽葱」。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長沙方言詞典》，頁 143。 

41 李永明：《湘潭方言》，頁 408。 

42 李永明：《衡陽方言》，頁 336。 

43 李永明：《湘鄉方言》，頁 388。 

44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187。 

45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頁 86。 

46 陳暉：《漣源方言研究》，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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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動作」。至於倒立則是指「以兩手支撐身體，頭朝下，兩腿向上豎起」。47由此可

知，兩者共同的語義內涵是頭部朝下，以手撐地，至於雙腳則是蹬地借力之後朝上。

根據以上引述的現代湘語材料，不少學者均將這個詞寫為「栽」（祖才切），我們認

為這是正確的本字。在華語中「栽」也有類似的語義，例如「栽跟頭」是指人體失

去平衡而導致下肢彎曲而跌倒；又有「倒栽蔥」是「戲稱人摔倒時，雙腳朝上的姿

態」。48臺灣閩南語也有「倒頭栽」to5 thau2 tsai1 這樣的詞，意思是，「人摔倒的時

候，雙腳朝天的動作」。49 

我們推測，翻筋斗及倒立之所以用栽植義動詞的「栽」，乃是取義於栽種時以秧

苗埋入土中，植物破土後朝上生長，根部在下者為頭（首）。倒立或翻筋斗時人的頭

部在下，雙腳朝上，經由認知將其形象化之後便稱之為「栽」。 

從語音對應上來看，表示倒立或翻筋斗的動詞，不論在現代湘語中的音讀屬於

咍泰無別或咍泰有別，其語音形式[tsai1]（長沙、湘鄉）、[tsɑi1]（湘潭）、tsɤ1（新化）、

[tse1]（婁底）、tsuɛ1（漣源）基本上都符合各方言內部咍韻本身的規則對應。若干特

殊的讀音如衡陽方言 tsuai1，我們認為它的本字也是「栽」，讀音亦屬咍泰有別層。

不過這個字在衡陽的音韻演變行為，必須從原始湘語的角度來理解，我們將在後文

中予以申說。 

（三）表示被雨淋的動詞「載」 

在現代湘語口語詞彙中，「淋雨」的動詞不用「淋」，而使用一個有別於其他漢

語方言的動詞。50首先來觀察現代湘語的用例： 

                                                 
47 參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翻筋斗〉，《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網址：https:// 

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34782&word=%E7%BF%BB%E7%AD%8B%E6%96%9

7（2021 年 11 月 1 日上網）。 

48 參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倒栽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網址：https://dict.

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38316&word=%E6%A0%BD%E8%B7%9F%E9%A0%AD

（2021 年 11 月 1 日上網）。 

49 參看姚榮松主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站，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holod

ict_new/（2021 年 11 月 1 日上網）。 

50 現代各漢語方言使用的詞彙包括：「淋」（官話、粵語）、「沃」（閩語）以及若干語源不明的 tuɐ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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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沙[tsai6]：□雨[tsai6] y3，淋雨。51 

2、益陽[lai5]：在雨[lai5] y3，淋雨。52益陽方言去聲不分陰陽。 

3、湘潭[tsɑi6]：在雨[tsɑi6] y3，淋雨。53 

4、雙峰 dzua6：□雨 dzua6 y3。54韻母 ua 為例外讀音，與其他咍韻字讀 ue 不

同。 

5、邵陽[dzai2]：□雨 dzai2 y3。55聲調陽平為例外讀音，與其他湘語不同。 

6、衡陽[tsai6]：載雨[tsai6] y3，淋雨。56 

7、湘鄉 tsua6：遭雨 tsua6 y3，淋雨。57 

8、婁底 dzua6、dza6：□雨 dzua6 y3、dza6 y3，淋雨。58 

9、新化 zɤ1：zɤ1 y3，淋雨。59新化今陰平調的中古來源包括清聲母平聲及濁聲

母去聲。 

現代湘語中表示「淋雨」的動詞，其語源為中古舌尖塞擦音帶音聲母的去聲字。我

們認為其本字正是李永明所寫的「載」。翻檢《廣韻》，「載」的讀音與釋義如下： 

載，作亥切，年也。咍韻上聲精母字。 

載，作代切，年也、事也、則也、乘也、始也、盟辭也。咍韻去聲精母字。 

載，昨代切，運也。咍韻去聲從母字。60 

考察「載」的三個切語，其中的「昨代切」正符合現代湘語的音韻規則對應，進一

                                                 

tuk7、tɔk7 等等。參看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淋雨」相關詞條。北京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頁 331。 

51 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長沙方言詞典》，頁 117。 

52 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頁 110。 

53 李永明：《湘潭方言》，頁 286。 

54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頁 331。 

55 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頁 43。 

56 李永明：《衡陽方言》，頁 374。 

57 李永明：《湘潭方言》，頁 271。「遭」，作曹切，遭逢。今湘鄉表淋雨的 tsua6 為陽去調，聲調不符合

規則對應；韻母方面，效攝一等豪韻在湘鄉之規則對應應當讀為 ɑu（刀曹高豪），讀為 ua 也是孤

例。由此推測「遭」並非正確之本字。 

58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頁 73。 

59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122。 

60 宋‧陳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頁 274、38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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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需要說明的是語義的變化。昨代切的「載」意思是運也，在早期文獻中則有承載、

承受的意思。《禮記‧郊特牲》： 

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

焉。61 

由「地載萬物」可知，「載」是「承載義」動詞。雨水從天而降，人被降下的雨澆淋。

根據「承載」這一核心語義，換個角度來看，處於下方的人淋雨就是人去承載雨水。

無獨有偶地，以「承載義」動詞用來表達淋雨的這個語義，可見於唐代詩人作品，

相當值得注意。唐人韓偓〈雨中〉詩： 

青桐承雨聲，聲聲何重疊。疏滴下高枝，次打敧低葉。 

鳥溼更梳翎，人愁方拄頰。獨自上西樓，風襟寒帖帖。62 

這首詩名為〈雨中〉，其中所謂青桐「承雨」，就是處於下方的青桐接受由天而降的

雨水（淋雨），進而在雨中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從相同語義動詞平行構詞的觀點來

看，早期漢語（唐詩）可以用「承雨」為「淋雨」，則現代湘語也可以用「載雨」表

示「淋雨」。 

另一個深具啟發性的例證來自現代與湘語鄰近的方言，那就是位處湘粵交界宜

章土話的語料。63在宜章土話中，「淋了雨」這個句子讀為 tshɛi2 tei0 y3，其中 tshɛi2

標為□，表示有音無字。64從語義內涵及書面文獻來看，宜章土話的 tshei2，語源無

疑是署陵切（曾攝開口三等禪母平聲）的「承」。比較宜章土話與中古《切韻》的框

架，可以得知以下規則： 

1、禪母在宜章土話中讀為 tsh（今開口、合口呼）或 tɕh（今齊齒、撮口呼），

如：侍 tshɿ1、臣 tshɛi2、城 tshɛi2、蜀 tshu5、仇 tɕhiəu2。 

2、曾攝開口三等韻母讀 ɛi 者有：蒸 tsɛi1、證 tsɛi5、升 sɛi1、興 hɛi5、應 ɛi5。 

3、中古濁母平聲字在今宜章土話中聲調讀為陽平。 

                                                 
61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686。 

62 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7826。 

63 沈若雲：《宜章土話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64 沈若雲：《宜章土話研究》，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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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宜章土話 tshɛi2 一音的聲母、韻母和聲調與中古署陵切「承」字完全相

符，是正確的語源。 

歸納起來，宜章土話中的「承雨」tshɛi2 y3，一方面印證了漢語歷史文獻（唐代

詩作）中「承雨」的用例。另一方面，它也為現代漢語的平行構詞現象提供有力的

共時證據。基於早期漢語文獻及現代宜章土話兩方面的證據，我們認為湘語中表示

「淋雨」的動詞語義核心是「承載」，現代湘語中[tsai6]、[lai6]、zɤ1（< *zɤ6）這些

讀音，其語源就是昨代切的「載」。 

另一個應該留意到的是婁底淋雨有 dzua6、dza6 兩讀，聲母及聲調均符合規則

對應，只有韻母讀複合元音 ua 或單元音 a 讓人存疑。雙峰只有 dzua6 一讀，對應的

情況也跟婁底的 dzua6 沒有兩樣。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湘鄉方言的 tsua6 無疑地與婁

底、雙峰的 dzua6 同源。我們認為 dzua6、tsua6 這些讀音也是屬於咍泰有別的咍韻

讀法，後文將進一步說明該詞在婁底、雙峰、湘鄉中的音韻變化。 

（四）表示魚類呼吸器官的「鰓」 

「鰓」，《廣韻》反切為蘇來切，釋為「魚頰」也，現在用來指魚的呼吸器官。

現代湘語方言中指稱魚類呼吸器官為「鰓」的詞例如下： 

1、長沙[sai1]：y2 sai1，魚鰓。65 

2、益陽[sai1]：y2 sai1，魚鰓。66 

3、湘潭[sɑi1]：sɑi1 pɒi，魚鰓。67 

4、雙峰 sue1：sue1，鰓。68 

5、邵陽[sai1]：魚鰓巴子，ʑy2 sai1 pa1 tsɿ0，魚鰓。69 

6、湘鄉 suai1：y2 suai1，魚鰓。 

7、婁底 sue1：y2 sue1，魚鰓。 

                                                 
65 李永明：《長沙方言》，頁 291。 

66 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頁 129。 

67 李永明：《湘潭方言》，頁 324。 

68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頁 150。 

69 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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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化[sæ1]：魚鰓巴子，y2 sæ1 pa1 tsɿ0，魚鰓。70 

9、漣源 suɛ1：鰓巴子，suɛ1 pɔ1 tsɿ0，鰓。71 

從音韻對應上來看，以上各湘語方言表魚類呼吸器官的「鰓」是可靠且準確的同源

詞，語音形式包括[sai1]（長沙、益陽、邵陽）、[sɑi1]（湘潭）、sue1（雙峰、婁底）、

[sæ1]（新化）、suɛ1（漣源）。 

這裡附帶探討一個與「鰓」同音的詞：「顋」。《廣韻》載「顋，顋頷，俗又作腮」。

從語音及語義兩方面來看，從魚從思的「鰓」（魚類呼吸器官）與從頁從思的「顋」

（腮）實際上是同一個語詞的不同方塊字寫法。本義應是人的臉頰下方，之後引申

為魚口部兩側開合呼吸的器官（一般指鰓蓋）。底下我們將指人臉頰下方的「顋」全

部寫為「腮」。 

在湘語中，指人雙頰的語詞大多為三音節詞：「腮幫子」或「腮巴子」。在這類

三音節詞中，「腮」的讀音為：長沙[sai1]、益陽[sai1]、衡陽 suai1、婁底 sue1、雙峰

sue1、邵陽 sai1 pa1 tsɿ0、湘鄉 suai1、新化[sæ1] pa1 tsɿ0、漣源 suɛ1 pɔ1 tsɿ0。整體而

言，魚「鰓」之「鰓」與「腮」幫子之「腮」基本上都是同音。附帶一提，衡陽方

言的詞彙表中缺了「魚鰓」這個義項，但收錄了 suai1 pan1（腮幫）這個詞。72了解

「鰓」和「腮」的音韻地位及語義內涵後，我們可以放心地把衡陽方言的「腮」與

其他湘語方言的「鰓」放在一起進行比較。 

（五）現代湘語中咍泰有別的鑑別詞 

根據以上四個小節的說明，我們認為現代湘語中可以用來區別中古時期咍泰兩

韻的鑑別詞至少包括「災、栽、載、鰓」這四個語詞。從中古音韻地位來看，它們

都是咍韻精系（精、從、心母）的同源詞，也就是可以用來尋找有別於泰韻的咍韻

鑑別詞。底下羅列上述這四個鑑別詞，同時列出咍韻端系定母「袋」字一同參照： 

  

                                                 
70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140。 

71 陳暉：《漣源方言研究》，頁 133。 

72 李永明：《衡陽方言》，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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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現代湘語五個咍韻鑑別詞表 

 袋 災牲畜疫病 栽倒立、翻筋斗 載淋雨 鰓 

長沙 [tai6] ─ [tsai1] [tsai6] [sai1] 

益陽 [tai5] ─ [tsai1] [lai6] [sai1] 

湘潭 tɛi6 ─ [tsɑi1] [tsɑi6] [sɑi1] 

衡陽 [tai6] [tsai1] tsuai1 [tsai6] suai1 腮 

湘鄉 tuei6 ─ ─ tsua6 韻! suai1 

婁底 tue6 tsue1 [tse1] dzua6 韻! sue1 

雙峰 tue6 tsue1 ─ dzua6 韻! sue1 

邵陽 [tai6] ─ ─ [dzai2]調! [sai1] 

新化 [dhæ5]73 tsɤ1 tsɤ1 zɤ1 [sæ1] 

漣源 tuɛ6 ─ tsuɛ1 ─ suɛ1 

根據上表，從「袋災栽載鰓」這五個咍韻鑑別詞來看： 

第一、現代湘語中的長沙、益陽、邵陽已經完全無法區別咍泰兩韻，韻母形式

都是 ai。 

第二、湘潭中古定母「袋」今讀 tɛi6，屬於咍泰有別的音韻層次，但中古精系精、

從、心等已經無法區別咍泰，韻母均為 ɑi。 

第三、婁底、雙峰、漣源大致可以區別咍泰兩韻，除去淋雨的「載」，其他咍韻

鑑別詞的韻母讀音為 ue 或 uɛ。 

第四、衡陽方言只有倒立的「栽」和面頰的「腮」讀為 uai，是咍泰有別的咍韻

讀音，其他「袋災載」已經成為咍泰不分的音韻層次，讀音是 ai。 

第五、湘鄉方言的定母字「袋」讀 tuei6，心母字「鰓」讀 suai1，可能是同一個

音韻層次的韻母在不同聲母環境下的分音。 

第六、新化方言的「袋」dhæ5 是文讀音，屬於咍泰無別的音韻層次，「鰓」sæ1

也是咍泰不分的讀音。至於「災栽載」這三個鑑別詞在新化方言中都是屬於咍泰有

別層次，韻母為 ɤ。 

                                                 
73 根據羅昕如研究，新化方言「袋」有文白異讀，文讀音為 dhæ 5，白話音為 dhiə3，其中聲調例外地

由去聲讀為今上聲，同時韻母讀 iə，與流攝一等定母「豆」完全同音。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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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方言的語音演變 

根據 Coblin 的擬測，共同中部湘語的咍韻字可以構擬為*ɒi。74我們基本上同意

該韻母的設定，並認為它就是原始湘語的咍韻字形式。由於共同中部湘語的*ɒi 韻母

同源詞（開*khɒi1、愛*ŋɒi5、代*dɒi6、栽*tsɒi1、來*lɒi2）連同本文上面提到的袋、

災、栽、載、鰓等同源詞完全不雜一個中古泰韻字。我們進一步認為這是中古咍泰

有別在原始湘語中的具體表現，其時代可以追溯到六朝時期的南方江東方言。 

擬測原始語是為了解釋語音演變。從原始湘語咍韻*ɒi 這個語音形式出發，我們

認為從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方言，絕大多數的湘語方言第一步變化是元音分裂

（vowel breaking），也就是*ɒi > uai；緊接著第二步變化是元音受介音和韻尾影響而

高化，然後韻尾進一步丟失，也就是 uai > ue。 

現在以「袋」這個同源詞為例，說明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方言的演變： 

              tɛi6 湘潭 

              tuei6 湘鄉 

   袋 *dɒi6 > duai6     tue6 雙峰、婁底 

              tuɛ6 漣源 

以「袋」這個同源詞來看，現代多數湘語方言都有合口介音，我們認為這是早期後

低圓唇元音*ɒ 分裂為 ua 的某種痕跡。其次，湘潭和湘鄉目前都有韻尾，顯示為原

始湘語的咍韻字擬測韻尾*-i 是必要的。另外，湘潭方言「袋」的韻母是 ɛi，它可能

未曾經歷過元音分裂（*ɒi > uai）這個變化，而是韻尾*-i 直接影響主要元音，使之

成為展唇元音並使得發音部位趨前。 

現在再來看「災」這個同源詞的演變： 

 災*tsɒi1 > tsuai1 > tsue1 雙峰、婁底 

另外，表示倒立或翻筋斗的動詞「栽」的演變是： 

            tsuai1 衡陽 
   栽*tsɒi1 > tsuai1     
            tsuɛ1 漣源  

                                                 
74 W. South Cobl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pp.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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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和「栽」中古為同音字，因此我們可以將上述兩個同源詞的演變放在一起觀

察。從現代湘語方言的讀音來看，衡陽方言「栽」的讀音顯示確實經歷過元音分裂

的變化；現代湘語方言 ue 和 uɛ 這類韻母是音節結構進一步簡化的形式。 

「鰓」（腮）這個同源詞的音韻演變如下： 

            suai1 衡陽、湘鄉 

   鰓*sɒi1 > suai1   sue1 雙峰、婁底 

            suɛ1 漣源 

與「災栽」一樣，衡陽、湘鄉 uai 韻母的讀音顯示*ɒi 的第一步演變，也就是元音分

裂。雙峰、婁底、漣源則是韻尾 i 丟失的韻母。 

新化方言「災栽載」的韻母都是 ɤ，在音變的解釋上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

它也發生了*ɒi > uai 元音分裂以及韻母簡化，今讀為單元音是進一步簡化的結果。

第二種可能，則是新化方言並未進行元音分裂這個演變，現今的韻母形式是直接由

*ɒi 單元音化而來：*ɒi > ɤ，亦即韻尾*-i 影響主要元音 ɒ，使元音提升並展唇化後  

*-i 本身失落。目前缺乏關鍵的證據去判斷哪一個方案更好，暫時兩說並陳。 

最後來說明表示「淋雨」的「載」的語音形式。上面我們看到，表示淋雨的「載」

在湘鄉讀 tsua6，在雙峰和婁底讀為 dzua6，韻母屬於例外讀音。從原始形式的角度

來看，我們認為這類韻母是由於*ɒi 發生元音分裂成為 uai 之後，音節韻尾-i 偶然失

落使然。也就是： 

             tsua6 湘鄉 
   載*dzɒi6 > dzuai6  
             dzua6 婁底、雙峰 

「載」這個案例顯示，探討不規則的音變時若能有相對可靠的祖語擬測形式，將可

望妥善地說明形成例外的音變過程。 

根據吳瑞文之前的研究，六朝江東方言中咍泰兩韻的音韻對比，可以在現代的

閩語、吳語和贛語中找到若干痕跡。75另外，參照 Coblin 的共同中部湘語擬測以及

本文的咍韻同源詞，在在顯示現代湘語可以區別中古的咍泰兩韻。底下把原始閩語、

                                                 
75 吳瑞文：〈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分析及相關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10：2（2017.3），

頁 14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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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共同贛語及原始湘語的中古咍泰兩韻對比陳列出來：76 

表 10 四種原始漢語方言及六朝江東方言咍泰兩韻的韻母擬測 

 咍韻 泰韻 

原始閩語 代*doi6 災*tshoi5 愛*ŋoi6 帶*tɑi5 賴*lɑi6 艾*ŋɑi4 

原始處衢吳語 胎*thəi1 菜*tshəi5 礙*ŋəi6 帶*tai5 賴*lai6 艾*ŋai6 

共同贛語 胎*thoi1 菜*tsoi1 礙*oi5 帶*tai5 賴*lai6 害*hai5 

原始湘語 代*dɒi6 災*tsɒi1 開*khɒi1 帶*tai5 賴*lai6 艾*ŋai6 

六朝江東方言 *oi *ai 

根據以上四種原始漢語方言咍泰兩韻同源詞的原始形式，我們將六朝江東方言

的咍韻擬測為*oi，將泰韻擬測為*ai。根據這些原始漢語方言的語音線索，咍韻主要

元音帶有合口性質，位置偏後而較高。泰韻則是不帶合口成分的低元音。 

六、結論 

根據以上的討論。本文獲得以下幾點認識： 

（一）關於現代湘語是否區分一等咍泰兩韻，我們認為原始湘語應當可以區別

中古咍泰兩韻，保留六朝江東方言一項重要的音韻特徵。由此可知，現代湘語也存

在六朝江東方言這一早期的音韻層次。 

（二）就咍泰兩韻的分合而言，現代湘語中的邵陽（所謂老湘語）和長沙、益

陽（所謂新湘語）都有不分咍泰兩韻的情況；反之，能夠區別咍泰兩韻的，也不乏

新湘語（如湘潭）和老湘語（如湘鄉、衡陽、新化、婁底、雙峰、漣源）。可見咍泰

兩韻分合在不同湘語方言的步調頗不一致。 

                                                 
76 六朝江東方言，乃是指六朝時期通行於南方的漢語方言，這個方言或稱江東方言（參梅祖麟）或稱

金陵音系（參丁邦新）。在方法上，丁邦新指出《切韻》應當分別擬測為北方鄴下音系與南方金陵音

系，其中吳語、贛語、老湘語與金陵音系（即江東方言）有密切關係。至於閩語中的江東方言層次

參見吳瑞文的全面性論述。梅祖麟：〈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2001.2），

頁 3-15。丁邦新：〈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頁 65-73，原載《中國語文》6（1995.12），頁 414-419。吳瑞文：《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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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去探討現代湘語咍泰之別時，主要是利用中古音框架，在現代湘語中

尋找音韻對應。本文於音韻規則對應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規則來發掘詞彙證據。

具體來說，現代湘語中不乏本字不明確或者雖有本字但未能妥善論證音義關係的語

詞。本文由前人研究出發，仔細比較現代湘語次方言中「災」（牲畜瘟疫）、「栽」（倒

立、翻筋斗）、「載」（淋雨）及「腮」（魚類呼吸器官、人的兩頰）這些口語詞，並

將各湘語次方言的語言形式一一聯繫起來，從而指出這些詞其實正是現代湘語中有

別於泰韻的咍韻鑑別詞。 

（四）在論述語音演變時，本文不直接從既有的中古音（《切韻》音系）擬測來

探討演變。相對地，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由下而上（bottom up）建立對應，擬測古

語形式；之後才從擬測的原始形式出發，由上而下（top down）地來說明演變。我們

認為，原始湘語的咍韻字可以如 Coblin 擬測的 Common Central Xiang，設定為*ɒi。

從*ɒi 這個形式出發，現代湘語各次方言絕大多數經歷過兩階段的變化：（1）元音分

裂*ɒi > uai 以及（2）韻尾丟失 uai > uɛ（ue）。77少數湘語方言如湘潭（袋 tɛi6）或新

化（災 tsɤ1、栽 tsɤ1、載 zɤ1）則可能沒有（1）這個階段。本文也從原始形式出發，

探討若干方言中「載」（淋雨）tsua6、dzua6 這類例外讀音，我們認為這是*ɒi 發生元

音分裂成為 uai 後，韻尾 i 偶然失落的不規則形式。 

由於《切韻》韻目及等韻圖都不是表音的資料，因此建構中古音音值的辦法是

根據現代漢語方言的讀音來推測。78咍、泰兩韻在江東方言中的音值也不例外。本文

不同於前人之處，在於以原始漢語方言，而不是個別的現代漢語方言作為重建的基

礎。另外，本文選擇的原始漢語方言在地域上也與六朝江東方言有地緣關係，因此

我們所重建的咍、泰的擬音便與前人不同。  

                                                 
77 本文假設咍韻在原始湘語為*ɒi，並認為它在現代湘語的演變是元音分裂，對中古開口咍韻之所以讀

合口的原因已經提出解釋。那麼另一個問題是，泰韻今讀合口韻母，是否可以直接由*ai 變來？我們

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若干湘語方言（如湘鄉）的泰韻開口見系是局部地先與咍韻合流（*ai > ɒi），合

流之後才發生元音分裂，因此泰韻見系「蓋」字在湘鄉的演變是*kai5 > kɒi5 > kuai5。值得留意的

是，泰韻開口「帶泰太奈賴蔡」都不發生元音分裂的這項語言事實，這顯示共同湘語中泰韻開口非

見系字保持為*ai。 

78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 13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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